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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运运会会不不是是
洪洪水水猛猛兽兽

几天前，第十二届全运会正式闭幕。在这届全
运会上，既有孙杨、张培萌等超级明星的精彩发挥，
也有马娇传递的“正能量”。但很多人似乎更愿意谈
论、更能够记住那些“负面新闻”。比如橄榄球决赛
赛场上的“消极比赛”、比如女子马拉松游泳公开水
域江苏与天津选手的“直接动手”、比如陈一冰吐槽
直指天津体育局个别人士“卸磨杀驴”……甚至有
人，用相当武断的口气表示，“全运会，只有负面的
新闻才有人关注。”果然如此的话，那么全运会还有
什么继续存在的必要？这无意间又触发了一个不算
新的话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揭黑”全运会？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将全运会立为一个“靶子”？我
们又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全运会？

全运会自1959年诞生，直到1997年上海“八运
会”，整个社会几乎是一边倒的赞美之声。媒体在报
道新闻时，总是努力发掘亮点；观众通过电视、报纸
观看比赛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本省市运动员的表
现、关注金牌榜上的变化和排名；在全运会前后，各
个省市都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树立典型，全运
会基本处于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之中。说起来
也不过是十余年时间，随着都市类媒体的急剧增
加、网络的介入、体育评论尺度的放大、社会的进步
和变迁，种种因素综合到一起，在深层次上改变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
了全运会的面貌和命运。

都市类纸媒的飞速发展、广电媒体的细化，均
使得新闻竞争加剧，迫使媒体从业人员由“等”新闻变
为“挖”新闻；社会的进步和变迁，则使得广大群众逐步

“挑剔”起来，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新闻的传播；网络的介
入、推广，更让原来循规蹈矩的中国人，尤其是都市里
的青年人开始挑战主流、颠覆传统，甚至蔑视规范、戏
弄尊严，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独特。在这种大环境的作用
下，全运会本身的弊端，以及根深蒂固的服用兴奋剂、
年龄造假、裁判争议、消极比赛等丑恶现象，被一下子
推到了台面上，在新闻一轮接一轮的炒作中，又被无限
放大。这一现象起源于2001年广东的九运会、“盛行”于
2005年江苏的十运会。另外，全运会给人以负面新闻铺
天盖地的印象，还因为受到了传播规律的影响——— 大
家对正面报道的关注度不如对负面报道的高。就这样，
全运会不仅被拉下神坛，还被很多人当作了“撒气筒”，
以至于部分偏激的声音呼吁“马上取消劳民伤财、徒劳
无功的全运会”。问题是，现在的中国，真的可以取消全
运会吗？

现在的全运会，是与我们国家训练上的举国体
制，以及竞技方面的战略相吻合的。一旦把全运会取
消了，或者说改变了全运会现在的性质，举国体制就可
能失去一个支撑，而中国现在的所谓“职业体育”又
不足以保证我们的竞技能力处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体育竞争力会在较长的时间内有
一个大幅的下滑。即便在上下一致呼吁“淡化金牌”的
今天，如果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突然出
现1988年“兵败汉城”那样的状况，社会舆论真能接受
得了？人民的感情真能接受得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一方面，坚持全运会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全运会必须做出改变，适应时
代发展的潮流。首先在理念上，我们要大力普及真
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精神，引导社会建立起一
种正确的“金牌观”、“成绩观”。其次，从体育系统的
考核体制上，要真正转变现在的“金牌政绩工程”，
要像改变对于GDP盲目热衷一样，来改变我们在全
运会上对于奖牌和金牌的追求。第三，在政策上面
要争取向欠发达的省、市、自治区，或者其它的参与
单位倾斜，同时，要让群众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事
业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均衡和协调的发展。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运会？需要的是节俭、有
效、精彩、热烈、真实的全运会，需要的是真正属于
全民、汇入全民、可以让全民参与进来的全运会。辽
宁的十二运在节俭办赛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但未来
全运会的变革、完善，依然是任重道远。

┬李志刚

回望全运会，有感动，更有希望。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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